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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個蒼白的城市 
 
有什麼比老房子、老街老樹老地標，更能喚起人們共同的回憶，更能激動人們共
同的情感呢？一座老教堂，一個戰時蓄水池，一條石板街，一個雞鴨魚肉混雜、
人聲鼎沸的菜市場? 一個土裏土氣的小火車站……可以勾起人們最深的記憶，而
最深的記憶其實就是鄉土之愛，它可以縫補代溝的裂痕，可以超越政爭的對立。
每搶救一棟廢棄的老建築，市民的共同記憶就加一分。每恢復一棟老屋讓它風華
再現，市民的文化認同就深一層，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就多一分。 
 
— 龍應台 節錄《呼喚公民運動的開展》 
 
香港與「老襯亭」 
周日在維多利亞海港兩岸散步，望著兩岸高聳入雲的建築物所照射出來的光
芒，燈火光明、五光十色，反照在維多利亞港上的倒影，是外地遊客來到香港不
能錯過的景觀，而此獨特的夜景亦造就了香港有「東方之珠」的美譽，這也是香
港太平山山頂成為遊客必定要「到此一遊」駐足觀賞、遠眺香港夜景的原因。不
但外地旅客，就算是香港人本身，也喜歡在山頂眺望香港，眺望自己居住的地方，
眺望一個熟悉的城市，頓覺置身其中，歸屬感由此而起。同時，山頂不單是提供
一個平台予人們觀賞城市的地方，也是一個城市集體回憶、集體感情的載體。太
平山頂及山頂的「老襯亭」為香港市民帶來不少回憶：你可以「看到」有兒童在
這裡追逐跑跳玩肥皂泡、有情侶在這裡彼此依偎談情說愛、有獨個兒的在這裡寫
生念書「偷得浮生半日閒」、也有與老伴慢步繞山而行的，怡情神往。山頂逐漸
成為香港本土的標誌、香港人的集體回憶。但這種「看到」已經變成過去，因為
舊的「老襯亭」拆掉了，伴隨著到過太平山的生活片段及回憶，跟隨「老襯亭」
的瓦礫被埋葬在個人記憶的堆填區，山頂「老襯亭」已經被換上現代的建築設計，
趕上全球化的高速發展列車，以玻璃幕牆配合白色的建築結構，形成一個「碗」
形橫切面的圖案，再配上一個沒有地道風味只有虛幻氣勢的命名——「凌霄閣」，
可以正式宣告：太平山頂失去了自己，也從此沒有了自己，蒼然白皙。 
 
太平山頂被變成了空殼，變得蒼白沒有內涵，把香港市民的感情、回憶、人
際關係都一口氣的連根拔起。現在的太平山頂是「凌霄閣」的天下，香港的夜景
靠著幾支要付上三元八塊的零錢的望遠鏡來窺視，透過望遠鏡所見的香港，就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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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看見透過兩個圓筒的反射過來的景象，而且當你把望遠鏡左右移動的向景象掃
去，希望把眼前的景物收入眼簾的時候，是有點頭昏眼花之感，景物形象模模糊
糊，毫不真實。跟「老襯亭」一覽無遺的景觀風光相比，真是天淵之別。再者，
「凌霄閣」提供的大型商場裡面的各大型連鎖店，以至「亞洲倫敦杜莎夫人蠟像
館」、「信不信由你奇趣館」、「超動感影院歷奇驚險之旅」等迪士尼公園式的
機械程式的遊玩模式，都跟太平山山頂本身扯不上什麼的關係來。香港本地市民
或外地遊客根本不可能透過這些遊樂設施，來認識香港的太平山是叫做維多利亞
山、別名扯旗山；亦不可能靠著這些遊樂設施來讓到山頂來的人認識山頂本身於
香港殖民時代的歷史、政治、階級、經濟的意思；更根本的就是這些遊樂設施與
香港的都市景色風貌沒有直接的關係，至少你不可能在店舖或商場之中欣賞到香
港的景色。 
 
現在的太平山頂已經失去了它的意義，不如直接說是被淘空的歷史，空殼般
的站立在太平山上。舊的雖然不是最好，但新的建設也不代表進步：雖然「老襯
亭」沒有現代的空調，卻有環抱山脈而引來大自然的自來風；雖然沒有大型商場
讓各大小連鎖店的商舖供人消費，但「老襯亭」的小賣亭老闆賣的紙鳶、肥皂泡
以及小食，卻令人有簡樸的生活味道；雖然「老襯亭」的名字用在一個建築身上
是有點俗套，不及「凌霄閣」般有騰雲駕霧、衝出雲霄之高堂氣勢，但「老襯」
一詞在香港本地的通用語言系統之中，別有一番道不出來的感受及滋味，你可以
想像由中環花園道山頂纜車站乘坐山頂纜車到山頂，或是從香港仔薄扶林水塘沿
山徑到達太平山之嶺，看到一座亭的建築物叫「老襯」，一定會有種會心微笑、
百般滋味，這種自身經驗是外地人感受不了，本地人也難以用其他意思來表達
的，感覺分外親切。雖說「老襯亭」不及「凌霄閣」般現代化，但從以上簡單的
描述可見，「老襯亭」的建築本身與太平山山頂環境的密切關係及聯接，是被商
界冠為「新老襯亭」的「凌霄閣」所不能及的。 
 
而從太平山頂對照香港城市的情景，說現在香港城市的風貌，委實就是太平
山頂「老襯亭」的命運，不斷的拆掉城市老建築、淘空城市的蘊涵、抹掉城市生
活的記憶與質感，同時又不停的拆毀及興建建築物，使香港城市的生活質感、文
化、歷史沒法經過時間而點點滴滴的凝聚下來，為生活在這城市的市民帶來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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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的文化基礎及磐石，只能成為一個蒼白的城市。法國學者烈菲伏爾(Henri 
Lefebvre)已經有先見之明，他早於 1968 年在其著作《都市革命》(La Rěvolution 
urbaine)中已經有這樣對城市發展的假設：城市會逐步進入「全面都市化」
(completely urbanized)的社會景象，而且會漸漸實踐出來。烈菲伏爾對於這種社
會發展過程的潛台詞，是要宣稱這種發展並非代表著一個社會的進步，相反是一
種對城市及居住其中的市民的破壞與催毀，而且亦要承擔伴隨而來的社會負擔及
問題。然而，香港的未來城市風貌，就正正步向烈菲伏爾所預測的全面都市化景
象，未來的城市風貌絕非政府高官所想像和刻劃的美好。 
 
烈菲伏爾對城市全面都市化的預測 
     烈菲伏爾在書中首個章節「由城市到都市社會」(From the city to Urban 
Society)便回顧了西方的歷史進程，帶領我們窺看一個城市的發展過程：起初由
人 組 成 及 主 導 的 政 治 城 市 (Political city) ， 因 著 貨 幣 的 引 入 而 帶 來 的 流 動
(movement)及至財產私有化而人們要求有更豐厚的財富，將自由空間(free space)
及政治性會議地方(political meeting place)的大廣場(agora)也押上，轉型為商業城
市(Mercantile city)，不論在城市的建築及人們的意識形態上，商業交易活動成為
了城市的核心，人類亦自此依賴了交換及貿易活動來生存；而後來的工業革命、
笛卡兒高舉的理性主義所帶來啟蒙運動，人類自覺應該脫離依賴自然界(nature)
對其生產力的影響，自己放棄了土地財產及私有的生產工具，走進城市的「文明」
國度，催化了工業城市(Industrial city)的誕生，亦徹底地將農業的有機生產(organic 
production)過度至城市的無機生產(inorganic production)，把城市與農村分裂開
來。這樣的過度(transition)令很多鄉郊的農田荒廢，大量農業為生的人口走進城
市工作，服膺於城市的功能(function)、形式(form)及其結構(structure)。工業城市
的這種龐大人口遷移，慢慢地令都市內在不同的範疇，如人口、活動、財富、貨
物 、 物 件 、 工 具 、 手 段 及 思 想 ， 有 著 過 份 的 集 中 而 產 生 一 種 內 爆
(implosion-explosion)，形成在一個空間多種割裂的分離狀態，彼此間沒有什麼的
聯繫及接通，地方面貌(urban reality)已經失去了原有靠著大自然而來有機的
(organic)獨特色彩，再加上都市設備(urban fabric)如超級市場、商場等設施不斷
的擴大及向外伸延，都市開始進入一個烈菲伏爾認為的緊急地帶(Critical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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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都市的發展情形，跟烈菲伏爾所描述的都市發展過程是十分相類似。
開埠之時的香港漁村滿佈如大埔、粉嶺、上水一帶，港島的筲箕灣、香港仔，九
龍的深水埗、油麻地等，也有一些圍村居民如現在仍然存在的元朗吉慶圍、沙田
的積存圍、上水的上水圍等。以漁村為主的地方，生活其中的居民都是依賴著大
自然，生活的規律就是大自然的規律，故此他們設有天后廟，祈求在海中平安歸
來，也祈求有豐碩的魚穫。據《香港碑銘彙編》記述，現存天后廟不下二十餘間。
而香港的圍村都有著基本的政治制度來處理及管轄村內的大小事務：村長是一村
之首，而祠堂是村民的「社區會堂」交流鄰里資訊的地方，亦是對於祖先、大自
然尊敬及依賴的憑證，由村長負責祠堂管理及村內資源分配，這與烈菲伏爾所形
容的政治城市狀態不謀而合。後來，這些圍村與圍村之間增加了溝通及交流，開
始了交換物件及貿易的活動，各取所需。這種聚集及交易活動發展出墟市(market)
的城市風貌，如大埔的大埔舊墟、粉嶺的聯和墟，上水的石湖墟等，它們大都是
位於村與村之間人流必經之路而聚集發展出來，故此必然是鄰近村落，各村里可
以走到這個物資集中的地方，進行交易活動。這種墟市形態，可說是古代的商場。
不過，墟市比喻為現化商場只是屬認知上的明白及了解，現代的商場委實比不上
這些墟市，筆者會在稍後的篇章中說明之。 
 
然而，四、五十年代的政治因素令大量中國大陸人口湧入香港，催促了香
港進入烈菲伏爾的「空間—時間軸」(space-time axis)的工業城市(industrial city)
狀態，亦埋下了香港城市風貌進入全面都市化的伏線。香港興建方便的公共房
屋，俗稱七層大廈，以處理大量的人口湧入而帶來的居住問題。與此同時，香港
的工業亦因為人力資源的增加而日趨蓬勃，而且多興建在人口密集的地方以方便
工人上班工作，例如荃灣、長沙灣、觀塘等地區。而香港於八十年代興建工業村
的城市風貌，是更具體地表達出工業城市的座落與其主導的位置(dominant 
position)。然而，根據烈菲伏爾的說法，這種工業主導的城市發展開始產生出不
少有形或無形的社會問題：首先就是因為大量人口遷徙而令農地大量的荒廢，變
成囤積工業廢料和建材廢料的地方，我們不難發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地區，例
如天水圍、元朗、屯門等，很多土地都堆積著好幾層的貨櫃，尤如一個貨櫃山谷；
其次就是工廠會不斷的向外尋求發展的空間，以達致其經濟增長的最終及唯一目
的。依烈菲伏爾的分析，工廠向外尋求發展空間的條件，就是要尋找一個地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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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或輸送到原材料(raw material)、接近水源或媒礦以及擁有大量的人力資源，以
接近生產的原材料及減低工廠的生產成本。故此工廠會不斷的向其他地方
(elsewhere)發展開來，尋求更接近或輸送到原材料的地方、更大量的人口地區、
更便宜的人力資源，以擴大價格與成本的距離，賺取更大的利潤。而且會吸引其
生產貨物相關連的工業過來，以更能減低生產成本，累積了一段時間之後，便形
成一個工業地帶，而傳統村落就因著這些工業發展，在人口流失、土地被霸佔、
經濟發展為主導的意識形態霸權之下而隨之消失。香港公共屋邨的大量需求及興
建與工業區同時的興起，就是香港的「工業革命」最明顯的例子。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其實就已經為城市的內爆(implosion-explosion)預備了
一個很好的條件：人口的大量結集、資金在城市及全球中高速的流竄、意念(ideas)
及人力資源如同貨物般成為可交換等等元素。經濟發展所伴隨的買與賣、商貿及
市場、金錢及資金都把所有的障礙一掃而空。烈菲伏爾在此認為，這不是表示我
們已經成功進入一個城市的完全實體(reality)，不受任何大自然環境所影響，反
之，我們只是進入一個裝飾光亮為本的虛擬城市(illuminating virtuality)。而全面
都市化的景象，對照在香港城市的情景而言，已經嵌入(embodiment)在城市的風
貌之中。 
 
全面都市化的另一股動力 
然而，香港在全面都市化的過程，除了烈菲伏爾利用「空間-時間軸」的分
析架構而使然之外，香港的殖民地歷史，也是促使全面都市化實踐出來的不可或
缺的因素。由一八四一年一月廿六日開始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在這接近一
百六十年的春秋年頭，香港這塊彈丸之地在《南京條約》簽署之下成了英國的殖
民地。然而，在四十年代中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及日治時期的三年零八個月之
後，中國大陸的大量人口湧入香港，大大的增加了香港的人力資源，因此亦能提
供較鄰近地區更便宜的薪資，再加上殖民地政府對於當時英國外資設廠給予很大
的方便，太古集團(Swire group)在香港設立的船塢以至商業中心、工廠、擴建電
車等為當中的佼佼者，成為當時香港城市推向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硬件。再者，
在意識形態上的轉變，也是成就「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生活方式。香港的社會學
者呂大樂在「香港故事不易講」(呂，1997)一文中引出韓保博士(Edvard Hamb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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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中國難民問題調查報告」(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密契爾(Robert Mitchell)的「香港都市家庭生活研究」以及羅雪萊(Sherry 
Rosen)的「美孚新邨的中產階級家庭」報告(Mei Foo Sun Chuen :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transition)，目的是指出殖民地政府如何將「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
透過不同的方法磨平香港居住的人對殖民政府的反叛，並成為唯一的社會價值論
述： 
「香港的生活給個人及他們的家庭提供了取得經濟穩定的途徑，而美孚的
住戶可以說是為其他香港同胞作出了示範，說明了這種穩定的生活是可以怎樣取
得的。這不是因為他們極之富有；事實上，他們大部份都不是特別有錢。他們之
所以達到這個階段的安全感及富裕，是他們都經過一段很長的路途：從中國的故
鄉逃跑到香港來，而到香港之後，又從工廠的工作、廉租的房屋，沿階梯爬升到
白領工作，可以在美孚置業。美孚生活模式所提供的安全感，在於它給予那些爬
上這層階梯的人士一種自由，使他們可以對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控制，他們當中
不少已經將會成為移民，但沒有人會再成為難民。」 (Sherry Rosen，引自呂大
樂，1997) 
 
而這種以「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殖民地政府的
高地價政策更將這意識形態推向極至。「以往港英政府收入來源過分依賴從賣地
及物業稅所得，自六十年代起，政府總收入中有超過百分之二十一來自賣地、差
餉及物業稅。自七十年代後期，這百分比更接近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有政治分析
家指出，當時港英政府長期受英資大財團影響，公司利得稅及貨品出入口稅都不
能訂得高，故此政府唯有依賴高地價政策來保障庫房收入。另外，有經濟分析家
指出，港英政府之賣地策略，是根據當時香港經濟增長速度而調整賣地數量。」
(陳卓華，網上資料)同時，陳氏亦指出了這種「高地價政策」會帶來單元化的經
濟生產力，最終都令居民達不到一個好的生活質素： 
「在香港，很難發展多元經濟生產動力。很多學者指出，香港工業 (指本地
生產線) 在近年大幅收縮。雖然，部分工廠已提升生產技術，或轉向高增值貨品
生產。可是，扣除昂貴之廠房租金後，公司利潤已大大打了折扣。生產線向華南
區城北移，導致香港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部分工業家更把資金轉投於「炒樓」， 
因這比起投資於製造業更快賺取更大利潤。於是，本地的多元生產動力趨向於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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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性：換句話說，經濟資源(包括人力及資本)過分集中在銀行業、金融、地產。……
一個社會中，各人有不同天賦才能及工作興趣，倘若經濟多元化，各行各業都有
很多空間發展，巿民選擇工作時，可按自己興趣及專長，有很大自主性及自由。
但在一個較單元化經濟結構之社曾中，情況便剛好相反，有不少人「被迫」選擇
一些自己不大喜歡的工作，目的是為了餬囗工作效率自然打了折扣；對於整個社
會來說也是損失，因為有很多人不能盡其發揮專長。」(陳卓華，網上資料) 
 
而再推進過來，如果說「全面都市化」是令城市變得虛擬、冰冷的「主謀」，
那殖民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就是「幫兇」。高地價政策令地產商在一幅土地上，
要興建最多的住宅或商戶單位，以求將利潤擴大致最大限度(maximize)，但對於
香港城市風貌之破壞卻是難以估計，許多珍貴的歷史建築和舊社區在一個短時間
內被政府消滅。赤柱美利樓就是一例，這幢建築物建於 1844 年，本來是位於金
鐘花園道，是當時駐港英軍的宿舍，殖民政府的寫字樓，後來因為 1982 年要興
建中銀大廈，而將美利樓拆卸並於赤柱重建。不過，這種重建只是代表著一個殖
民地的墓園，不是代表它的「重現」：它沒有作為歷史載體的建築物，與四周的
環境根本沒有什麼的關係，委實它是與位於中環的舊最高法院(現為立法會大
樓)，以及舊三軍司令官邸(現為茶具博物館)，成為英國殖民政府的銳意將政治、
法治、軍事的權力中心。再多舉一個例子，就是位於鑽石山的大磡村。在高地價
政策實施之前，地區是以格子系統(grid system)設計。高地價政策實施以後，香
港政府的都市規劃由以前街道為主的格子系統，轉變為堡壘式的中央巨型系統，
在一個巨型平台上面坐落了多幢大廈。這種中央集權式的管理概念和規劃概念不
容許社區的形式，不容許任何不符合中央大業主規管的活動，個人和小團體小商
戶遂被大集團利益取代。(胡，2005)其實胡氏的分析與烈菲伏爾對於都市的過份
集中(Centrality)的意思是不謀而合。鑽石山大磡村的消失，就是敵不過身旁荷里
活廣場及其上蓋的星河明居的巨大中央集結(Exagglomeration)而已，旺角「雀仔
街」、中環「花布街」的消失也是同一個道理。 
 
在這樣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霸權，配合上述之經濟發展為主導的硬件，加
上香港殖民地歷史的獨有因素，成為香港有充足的條件嵌入全面都市化的城市未
來景象，也切合了烈菲伏爾的「空間-時間軸」分析理論中經濟生產的主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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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面都市化帶來的惡果是地區失去個別獨特的個性、人們失去對地區歸屬感因
而對人本身也失去了情感、與大自然斷絕關係而導致的隔絕——活於一個虛幻的
城市，一個靠著經濟主導而不斷生產空洞符號的蒼白城市。 
 
全面都市化的後果 
生活在一個虛幻的城市，感覺應該會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城市中每樣東
西看上去是真、是假、似曾相識、也陌生非常。時間與空間壓縮在香港這樣密集
的城市，居住其中而同時又被迷惑著的，是很難察覺到全面都市化的景象。但只
要對城市有一個較為敏感的觸覺，用盡身體五官去看、去聽、去嗅、去嚐、去觸
城市的氛圍，就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個人回憶的文章「柏林紀事」(A 
Berlin Chronicle)中，以孩童的心態：好奇心及陌生感，對於身邊的事物進行一次
「去導引」(disorientation)的過程，迷失在其中，或以都市漫遊者(flâneur)的姿態，
閒遊街頭，可能會捕捉到「全面都市化」後的城市風貌——一個蒼白的城市。 
 
地下的交通網絡 
甫進香港城市，就很容易跟地下鐵路碰上。香港的地下鐵路於一九七九年十
月一日通車，香港城市的交通網絡開始邁向新的一頁，但同時亦翻開了人們對城
市模糊的一頁。香港的地下鐵路令空間與時間壓縮，讓居民可以在一個很短的時
間內，進進出出不同的社區，尤如一條時光隧道。我們在時光隧道裡面奔竄，黑
漆漆的將我們由一條輸送帶帶到另一條輸送帶，改變了我們對時間及空間的觀
念。我們現在根本不可以告訴別人荃灣跟灣仔實際的距離有多遠，只可以準確地
告訴你大約會是五十分鐘車程，途徑十五個地鐵站；觀塘跟柴灣的距離是八個地
鐵站的時間，但我們可以定斷兩段距離是十五比八的數學法規來運算嗎？再者，
地下鐵路把我們的城市風貌也漸漸的被居住在香港的人所模糊，說出來可能覺得
奇怪，但可以從乘搭地鐵的個人自身經驗，而體驗到香港城市風貌的模糊。根據
地鐵公司在其網上的資料顯示，每日平均有二百四十萬人次使用地下鐵路來往城
市中的不同地區，這些人習慣在隧道之中穿梭，又再加上現在的地鐵站出口大都
是嵌入在大型商場或屋苑之中，或是不用暴露在露天之下，經過架空而密封的天
橋而到達地鐵站，根本沒有機會看到一座建築物的外貌，更枉論是建築群所拼湊
出來的城市風貌。如青衣站的盈翠半島、奧運站的柏景灣或將軍澳站的將軍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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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究竟有多少居民會了解他們居住的建築物所帶來的天空線(skyline)以及會關
心他們鄰近的地區環境？姑且不討論長時間沒有直接接觸到自然的空氣或於空
調的人工環境中生活，會對身體有沒有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與大自然關
係隔絕的生活方式，並不表示他們已經擺脫;束縛，只是把自己綑綁在工具理性
的生活關係上，然而這種工具理性生活是乏味枯燥，毫無趣味。久而久之，居民
的生活便離開了身邊的環境、脫離了大自然的關係，躲藏在時光隧道的管道之
中，外面城市風貌沒有人會留意，也沒有人來記錄而會變得愈來愈模糊，對於我
們居住的城市越來越陌生。 
 
街道空降的建築 
離開地下鐵路出口往城市的中心走進去，就不難發現城市的光怪陸離、令人
錯亂迷幻。在旺角窩打老道與新填地街及上海街一帶，是一排不高於六層的唐
樓，井然有序。旁邊靠近海的地方是油麻地果欄，在文明里便已經遠遠的嗅到各
種新鮮水果的飄香；在零晨的時份已經可以發現手推車發出的唧唧架架的聲音，
好不熱鬧；而水果箱的排列：黃澄的芒果、紅艷的草莓、綠與青交錯橫紋的西瓜、
葫蘆形的梨子……，整個社區就是夾雜著聲、色、味俱全的一道極品美味佳餚。
可惜的是，窩打老道現在坐落了一幢外觀華麗、卻沒有內容的樓高 36 層「窩打
老道 8 號」的大型私人屋苑。社區觀感頓覺兀突異彩，好端端的唐樓群插入一幢
的高樓，試問對於周邊的社區起了什麼的作用？在香港的情景之下，社區大型商
場空降式的建設，與旁邊的社區格格不入的例子真的是不勝枚舉。旺角上海街的
朗豪坊如是、銅鑼灣羅素街的時代廣場如是、就連位於大埔墟的政府綜合大樓，
也是龐然巨物的座落於社區之中。這亦是阿巴斯(Ackbar Abbas)在其《香港：文
化與消失的政治》(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一書所指
出此類與歷史、地區、文化沒有關係的建築物為「沒地」(Placeless)的另一個具
體例子。行人在此巨物之下越來越變得渺少，甚至如城市的老鼠那樣，在不見天
日的環境裡生活，何況巨物之勢更是要人們屈服於其象徵意義的資本主義。在這
巨大建築物之外圍行走如此萎靡，委實走進內裡也不見得有什麼好玩。先討論大
型的居住屋苑。大型的居住屋苑是屬於私人空間，設計是要將個人生活隱蔽、遮
掩起來，越獨立就越理想，表現一種與眾不同非我族類的個人主義風格，委實現
代屋苑的單位設計沒有什麼特別，空間間格都是積木般的方塊拼合出來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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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二房一廳、三房二廳等「指定動作」，沒有獨立出眾的感覺。再者這種個人
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活方式」的產物)的意識形態，是會做成社區關係的斷
裂：與左鄰右舍互不相識是正常不過的事、睦鄰關係因著現代化的生活而變得脆
弱，故不難發現香港的新聞報導中常有獨居長者在家中倒斃數天而沒有人察覺；
成為鄰舍交流資訊、匯聚地區居民的社區會堂(community hall)，也沒可能在這些
「高級」地區出現，換來的只是提供個人生活品味的屋苑會所。「遠親不如近鄰」
的睦鄰倫理論述看來已過時。 
 
大型商場的內涵更不值一提，大型連鎖店林立，沒有獨特的個性。在東面商
場見到的，到西面商場都會相繼出現，如果下一個商場的出現，你可以估計得出
它將會出現的店舖清單，而且設計上的單一：一個大中庭，配上多層的商場空間，
這般的乏善足陳，重重覆覆的商場樣板戲，跟尖沙咀利時商場、深水埗高登中心、
旺角舊荷里活中心、銅鑼灣的百利商場等中小型商場所突顯出來的獨特性格，不
可媲美。香港的墟市同樣是成為居民的交流、聚集、貿易地方，卻遭受到小販政
策及其「排衊保潔」意識形態霸權，將富有特色的墟市都差不多消滅掉。規模較
大的有港島的上環大笪地、九龍這邊就有油麻地的廟街，這些「平民夜總會」中
有各式各樣的大排檔、賣武賣藝、說故事的說書人，筆者的父親就經常分享當中
的趣事及其蘊藏的知識寶庫：炒硯、炒田螺等是等閒平常不過的食物，最為父親
津津樂道是 18 吋長的大鱸魚，而且當時大排檔所售賣的是時令的食物，即食物
的材料是配合當時大自然的環境、氣候而定，天時暑熱的就有刨冰涼粉崩大碗，
寒冬季節就有燉湯補品；說書人的說書技巧，父親仍然記得當時在這裡聽到的「火
燒紅蓮寺」、「七俠五義」、「蜀山劍俠傳」等中國經典故事，亦欽佩說書人的七情
上臉，「下回分解」是最令聽眾討厭的說書詞彙；賣唱的規模也不可以輕看，歌
者與樂團的現場即席表演技巧，非久經磨練是辦不到的，而且歌藝表演的水準是
與他們的收入直接掛勾，旁邊亦不乏有其他的競爭者，故此要有高水準才能繼續
在此經營，對於觀眾而言又是高質素的享受。在這民間聚集文化特色的地方，各
種聲音色彩味道混雜在一起，好不熱鬧。跟現在冰冷空調和密封的空間，大型而
顯得稀疏的人流，沒有特色個性只有消費掛帥的商場，不可同日而語。 
 
低下階層的排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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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城市的中心向上環的西營盤、石塘咀走去，就可以發現一個個的老社
區，發現不少的低下階層。其實所謂低下階層，委實是每個國家、城市、地區的
文化重鎮。你可以從這麼的一個萎靡鬆散的地方，卻能窺視這個地區的氣候和城
市的活力，甚至可以預見一個地方的未來願景。在香港工廠區的地方，你一定會
發現香港獨有的一種飲食類型是別的地方不曾看見，就是車仔麵。車仔麵真的是
配合著工廠那工作節奏及流水作業式的工作程序。一檔車仔麵，就有著不同的食
物材料，一格一格的排好放在煮沸水的上面，它們不會互相搶味而又出奇的互相
配合，分工得有條不紊。食客在買下來到食用到完事的過程，之不過是用上最多
二十分鐘，切合工廠生活緊迫的吃飯時間，而且價錢廉宜。「多、快、平」，與坐
在工廠要求生產線上工人的老闆用著同一個鼻孔呼氣。而香港低下階層的居所，
不是七十二家房客式的板間房，就是香港大部份人集體回憶的公共屋邨，但都擁
有同一類的傢私—「摺檯、摺凳」。好端端的一張桌子、一張椅子，要把它們設
計成可摺的，就是要收藏在哥哥弟弟的「碌架床」與梳化形成的隙縫之間；就是
要放在一個「五筒櫃」的面前，用來遮掩櫃中的家寶；就是要可以四平八穩的讓
一家人用膳的餐桌、弟弟做家課的功課桌、姊姊的化妝桌、家庭的會議桌：就是
配合香港的密度極高的生活環境。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屋子裡的每一格磚
塊，都是空間，都是父母子女婆媳爺孫必爭之地，若然一個三百來呎的單位中，
放上一張不能摺起來的傢俱，家庭爭執必定比起現在的更加多。我們不難發現香
港低下階層的生活方式，確實為香港的政治、經濟、地理、人口等做了歷史的活
見證，是香港的一套活歷史。可惜，我們的香港卻是不斷的否定低下階層，否定
香港大部份人的生活方式、直接或間接的否定我們的歷史、文化。就如阿巴斯對
於殖民政府對待香港文化的批評：香港根本不是「文化沙漠」，文化在我們的生
活環境裡頭久已存在，只是我們對於文化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觸而不碰的不尊
重態度，導致人們認為香港是與文化築了一道高牆，互相排斥，委實是一種逆向
幻覺(reverse hallucination)的生活狀態。由起重機吊起那顆有如殞石般撞向九龍寨
城的那刻開始，到使低下階層的生活方式搬進博物館的冷氣室裡成為「歷史」的
祭品，把本土的活力都抑壓了、城市的多樣性扼殺了，使城市的歷史與我們隔起
了一道觸不到的圍牆。久而久之，人們對於城市裡的文化認同及文化實踐越不重
視，城市對於我們對於這個城市的感情就越來越被淘空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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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城市的走到街頭道路上，再往老社區的發掘，是從三種不同的空間來探索
城市。以烈菲伏爾(Henri Lefebvre)對於空間的分析架構，那就是預設空間
(conceived space)，理解空間(perceived space)及啟示空間(revealed space)；以阿巴
斯(Ackbar Abbas)的對於香港建築的演繹，就是「在地建築」(merely-local)、「沒
地建築」(placeless)、無名建築(anonymous)。借用他們的理論架構，加上班雅明
的都市漫遊者的行街態度，香港城市就是一種以預設空間來設計的城市，是刻意
安排的空間，著重實際功能及經濟效益，亦同樣是「沒地建築物」的天堂，大型
商場、住宅俯拾皆是，它們盲目的向高空發展，不會考慮它們究竟與身邊的社區
有什麼關係，兀突非常。三種不同的架構對空間的分析，都走到同一個結論——
香港城市走進「全面都市化」的景象，城市沒有了歷史、沒有了自己，空洞得蒼
白無色。 
 
城市蒼白的出路 
 對於城市走進全面都市化的虛幻蒼白景象，我們又是否坐以待斃，無計可施
呢？應該不會是吧。筆者認為我們應該要從毫不起眼的地方來踏出第一步，來為
城市儲起個性的輔幣，好讓城市真正的豐富起來。首先給說起來的，是要尊重當
地人的生活模式，並讓當地生活的人們有參與的份兒。在小小的社區中，生活在
那裡的人是組成城市美貌的重要部份，沒有人群的城市是陰森可怖的。就如馬國
明在他的「街頭掠影」中引入班雅明對於都市與人群的關係：「人群是城市的面
紗，她的美也就只是帶著面紗時的美。面紗後面並沒有隱藏甚麼秘密或寶藏，試
圖揭開城市面紗的人，只會被沒有人群的城市面貌嚇得膽破心驚。」故此我們要
保留什麼或拆毀什麼，要在位的走到狹小的街道上，聽聽人們對於該區的意見。
因為居住在那裡的不是每天坐在寫字樓，進行策劃的官員，是實實在在的在那裡
生活的人。詢問他們的意見，是出於對人作為城市組成部份的基本尊重。而這份
小小的尊重，是確實為地區裡居住生活的人帶來多一份的歸屬感，他們可以知道
他們的聲音是有決定性的力量，是可以改變一個打太極的公園的命運、一棵老牆
跟古樹的命運、一個海深港闊的海港的命運、一條由金魚及人群的「金魚」街的
命運。 
 
如果真的做好了收集聲音的程序，決定要放棄那裡的公園、拆掉那處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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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砍掉那幾棵阻擋什麼的樹木，那我們可以做的就是要有系統地為這些將要消
失的東西做好記錄的工作。這些「歷史的現場」、「活現的歷史」是非常珍貴的歷
史材料，就以九龍寨城作為一例。九龍寨城在 1993 年以前確實是一個「歷史的
現場」、「活現的歷史」，其他的不說，就說它的興建年份，就已經有一百四十六
年。不過，它於 1993 年被殖民政府下令進行清拆，將裡面的「黃、賭、毒」跟
外圍的牙醫、天后古廟、龍津義學的大樓、圍城城牆等一併的被大鐵鎚擊進去。
兩年後，該地方改建為中國式園林公園，公園裡放著幾根古砲、散落在窪池的斷
裂石碑、用來證明樓宇結構危險而清拆寨城，而保留了的舊樓宇地基。這些只是
城寨其中的一個部份，其他的卻沒有記錄下來。例如龍津義學的辦學過程，學生
的生活狀況；城寨衙門改建的城砦老人院，老人院裡的老樂師合奏的潮樂；那些
牙醫、那些傳教士、甚至是那是妓女、吸毒者、戒毒者、住過那裡的外地人的生
活，為什麼他們會住到那裡，又靠著什麼來生活，城寨福利會的活動……這些保
留不到的「歷史」，在在的都是很珍貴的史料。但是現在要是去找城寨的歷史，
根本不可以期望從官方的找到，就算是香港歷史博物館都翻查不了，要靠的只是
一些民間記錄下來的書籍、照相，或是一些曾經住進去的而仍然在世的城寨人的
口述，但為什麼我們不在清拆之前就已經有系統地進行？ 
 
最後就是要重視並宣揚人們在地的生活智慧，因為那裡是文化的根源。一個
地方的居民得以生存至今，是靠著該地區的自然環境，也同樣重要地靠著他們的
智慧來生存。民園麵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民園麵家是位於中環一段斜斜的大
排檔： 
「八十年前在鴨巴甸街創立“黃輝昌”店舖，專賣春捲皮和北京填鴨薄餅皮，
成品專交酒家使用。其子黃光慶於一九四七年繼承牌照後，開了民園麵家，一九
八二年燊至中環伊利近街，與李建坤合夥經營至今。由於牌照不能轉名，七十三
歲的黃光慶上月初逝世後，令原本到今年九月三十日才到期的牌照即時失效，“民
園”被食環署下令結業。因為按照香港現行法例規定，固定熟食小販牌照只有配
偶才可繼承或轉讓。雖然只是簡陋的街邊大牌檔，店小得幾乎只能容下廚房，餐
桌要擺到露天的街邊招待食客，但小小的民園卻名振海內外。原因是它勝在出品
的雲吞麵、豉油撈麵、牛腩麵和豬手麵等“相當有水準”，其經營風格和溫馨的
人文氣息頗具香港風情。香港人和海內外遊客都喜歡光顧這家街邊小檔，此間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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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披露，吳宇森、周星馳、周潤發等國際巨星也曾是民園的座上客。周潤發的媽
媽以前住在港島半山，發哥探望母親時會經常順路光顧民園。此外，不時還有城
內權貴食家駕名牌房車來吃麵，離開時還要再叫幾碗外賣；有的海外旅遊團甚至
會整個團按圖索驥遠道來參觀幫襯。為保住店檔，李建坤一再請求保住經營牌
照。早前，李建坤表示，若依食環署建議，燊入地舖或街市的熟食中心經營，則
難以負擔租金連裝修費，到時唯有結束民園，另謀生計。」《澳門日報》2005 年
6 月 9 日 
 
已經有八十年歷史的一檔麵家，是否就要如此結業收場，還是可以從中作為
一種活歷史的教材？這大排檔是位於人流較多的地方，而地方卻是斜斜的道路，
於是他就在較低的地方放上一些木材，用來墊高檔舖至同一個水平線，四平八穩
的經營雲吞麵、牛腩麵生意。日間張開幾張摺檯加上摺凳，一桶桶的筷子及調味
盒子，就可以「開門做生意」，晚上關門的時候就把摺檯、摺凳摺好，排放在檔
舖裡面，拉好鐵閘就像一個鐵盒子，好不有趣。而且更有收吸引外地遊客之效，
因為雲吞麵、牛腩麵以至這些街頭裝置是外地找不到、做不到的，是地道的文化
根源、本地的民間食譜智慧，應該保留並宣揚開來，使之繼續發揚光大，才是表
現香港城市文化的多樣性。 
 
結語 
 在新一浪的語言論述之中，「可持續發展」是香港的後起之秀。剛在標榜以
可持續發展概念雜誌《SEE》中找到一些有關影響香港未來風貌的資料： 
動工年份 項目名稱 地區 旅遊類別 落成年份
1999 濕地公園 新界 生態主題公園 2005 
1999 迪士尼樂園 大嶼山 合家歡主題公園 2005 
2003 東涌吊車 大嶼山 交通配套 2006 
剛提出 東涌東部第二主題公園 大嶼山 年青人主題公園 / 
剛提出 貝澳及長沙水上活動中心 大嶼山 運動消閒 / 
動工年份 項目名稱 地區 旅遊類別 落成年份
剛提出 欣澳消閒及娛樂樞紐 大嶼山 消閒娛樂 / 
爭議中 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市中心 文娛節目 尚在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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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尖東海傍美化計劃 傳統旅遊區 旅遊區改善 2007 
2004 赤柱海濱改善工程 傳統旅遊區 旅遊區改善 2007 
2005 山頂改善工程 傳統旅遊區 旅遊區改善 2007 
香港未來旅遊發展大藍圖(Patsy，2005) 
 
「泰昌」蛋撻店舖的消失、樂文二樓書店的搬遷，沒有被包括在以上的旅遊
發展藍圖之中，可能是因為規模太少，不足為奇，或是租金的加幅是「資本主義
制度的生活模式」的弱肉強食遊戲定律，不需理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聲音
官員都沒有聽得清楚，並認為這些店舖都跟香港城市風貌扯不上任何關係。其實
看似毫不起眼，委實事出必有因。上述的圖表跟之後的兩個例子，都是烈菲伏爾
所指的「全面都市化」的社會現象的現實憑證——都市化不斷的向外發展，傳統
的不斷地排向社會的邊緣。同時，阿巴斯也為這些城市文化的不斷消失而愈變得
視而不見的虛擬迷幻狀態，給予文化理論上的支持。而筆者認為更可以進一步研
究「全面都市化」的城市景觀，可以從烈菲伏爾在著作《都市革命》(La Revolution 
urbaine)中有關城市符號學去分析，這是筆者的文章篇幅之中沒有作出過詳細的
討論。 
 
城市的蒼白未必是每一個城市的進程必然的結果，但，如果了解到土地是屬
於人民的生活憑藉，而因此獲得合理的尊重、保留與參與，相信城市的美就會散
發開來。要不然，城市未來風貌是如幻似真的虛浮，實在不是一張城市進步的藍
圖。在兩年後的今天，就是山頂改善工程完工、凌霄閣改建後的日子，再由山頂
遠眺的香港城市風貌，不知仍然是虛有其表，還是已經綻放著多元色彩的文化空
間？天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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